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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人生路上， 所幸曾得几位
恩师指点， 一路成长。 而今， 我也
成为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 明确知
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能够做到什
么， 享受满满职业幸福感， 这一切
都要感谢求学路上的几位师长， 他
们既是循循善诱的长辈， 更是平易
近人的朋友。

初长

小学三年级时， 兰松老师是我
们的体育老师， 也是我们的大队辅
导员。 几星期下来， 我们都和他混
熟了。 兰老师是个退伍军人， 一米
八的个头， 还是个灌篮高手。 别看
他个子很高， 与我们在一起， 他就
是个大哥哥。 体育课上， 他教我们
传球、 投球， 有时还像个大孩子似
的要与我们三五个男生挑战。 “战
书” 一下， 激烈的 “战斗” 立即打
响。 他个子太高， 我们怎么跳都不
过他胸口， 球自然抢不过来。 于
是， 我们就耍赖地抱手的抱手、 搂
腰的搂腰， 不给他前进一步， 逗得
兰老师哭笑不得， 干脆紧紧地抱着
球， 也耍赖地直接坐在地上， 故意
气呼呼地喊叫 “不玩了” “不玩
了” ……我们大眼瞪小眼， 禁不住
笑成一团。

我们总喜欢和兰老师呆在一
起。 冬天里， 课间时间的教室外
边， 他往走廊的墙头上一靠， 两手
朝我们一挥。 我们会意地跑过去，
左右一排， 往里夹攻， 取暖的 “挤
油堆” 开始了。 一开始， 我们怎么
用力， 兰老师就像座泰山似的一动
不动。 可不到一分钟， 只听兰老师
“哟呵” 一声， 左边的同学就 “嘻
嘻哈哈” 地倒了过去； 又听 “哎
哟” 的一声， 右边的同学 “叽哩呱
啦” 也倒了过来……偶尔兰老师身
子一抽， 我们就 “唏哩啪啦” 地倒
在一起， 看的人笑了， 倒的人也笑
了， 大家都乐开了花。

因为离家远， 我们从三年级开

始就在学校寄宿， 每周一去学校，
周三、 周五回家。 那时的学校条件
简陋， 经费不足， 村里聘了一个阿
姨帮我们煮饭， 但米都要我们自己
带过去。 其它菜容易变味， 大家只
好用酸菜下饭， 于是， 每次离家到
学校， 我们都随身携带着够吃几天
的酸菜。 兰老师了解了我们的伙食
情况， 很担心我们的酸菜变质， 就
让我们把酸菜罐子放在他宿舍里，
时不时帮我们加热。 他总是不厌其
烦地架起锅， 一个罐子一个罐子地
倒出来翻炒加热。 在寒冬腊月里，
每每吃到热腾腾的酸菜， 心里总是
热乎乎的。 有时， 他还会从自己的
菜园里摘几把绿油油的青菜， 用几
块肥猪肉炼油， 煮上一锅热气腾腾
的菜汤。 那味道鲜美得很， 吃得我
们 “呵呵” 直乐。 我们也从家里带
来感谢兰老师的瓜类蔬菜， 他一一
地下了锅， 放上几颗指天椒， 等我
们下课后直接端到宿舍里， 分给我
们吃。 这个时间段是我们一天里最
快乐的时光， 我们一边吃着兰老师

做的美味佳肴， 一边和他聊天说
笑。 几个不能吃辣的同学经不住诱
惑也品尝起来， 却被辣得流下眼
泪， 于是大家在宿舍里追逐玩闹，
爆发出阵阵的欢笑声。 有时， 兰老
师有事要忙， 就把厨房的钥匙给我
们几个班干部， 让我们自己动手。
一开始我们不会切菜， 不会炒菜，
兰老师就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用
刀， 如何往锅里下油……在他的厨
房里， 总是充斥着满满的欢快童声
和暖暖爱意， 那爱里满是柴米油盐
的味道， 美味极了。 直到今天， 有
时听到肉菜下锅嗞啦嗞啦的声音，
那段经历还会在我眼前浮现。 我
想， 那是温暖生命的记忆， 这一辈
子都不会忘怀。

我还记得申请加入少先队时，
因为语文成绩不是很好， 最后被班
主任老师筛掉了。 兰老师见我平时
劳动积极， 乐于助人， 就找到班主
任， “软磨硬泡” 硬是说服了班主
任批准我的入队申请。

1992 年， 四年级结业， 我考
上了安陲乡中心小学民族班， 自那
以后， 就很少见到兰老师了。 1994
年秋天里的一天， 路边的桉树叶都
已落了下来， 我从同学口中得知，
兰老师因心肌梗塞突发， 在送往医
院的路上永远地离开了。 听到兰老
师离世的噩耗，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
情绪， 失声痛哭起来。

如今， 我也身为人师， 也做了
大队辅导员。 跟孩子们一起宣誓
时， 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时年少
跟兰老师一起宣誓的情景， 并时刻
告诉自己： 要做一个有爱心、 有童
心的老师。

青春

老许是我初中的英语老师。 因
为姓许， 和我们哥们般相处， 所以
我们都称他老许。 当时， 我们班是
学校出了名的 “皮子班” ———以顽
皮、 嘴皮子巧舌如簧， 加上学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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